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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陇桂雨·夏挽

他是死过一回的。

北地的长刀贯胸而过，冷得像冰，比那更冷的，是眼前女子悲

怮的眼睛。

他朝她伸出手，想说对不起，我没法长大了。以后别人欺负

你，我保护不了你了。

也想对她说，过刚易折，姑姑你要保全自己，你要平安顺遂，

你要……

那么多嘱托想说，可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冷风倒灌入伤口，浓稠

的鲜血顺着脖颈流下来。

这个孩子死了，死在春天到来之前。

他的身体被北乾士兵像死狗一样拖在地上，他的魂魄被冷风托

起，与这战场的孤魂野鬼一起，飘向了蒙昧的未知。

白衣广袖的无常手持招魂幡，问他：「你生为王子，死于少

年，心中可曾有怨？」

他摇摇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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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走过被战争蹂躏过的土地，已经死去的人们变成了游弋而

过的亡灵，尚未的死去的流民佝偻着身躯，讪笑着兜售自己的

儿女，来换取一夕饱饭。

无常又问：「你天生王命，当负苍生，此生可有遗憾之事？」

他再次摇摇头。

他不爱黎民，未有黎民爱过他，他不想拯救谁，因为没有谁来

拯救他。

无常叹息。

满目疮痍的战场，凭空生了一座桥，桥边生出朱红色花朵，它

们在流淌的黄泉水中，热烈的盛放。

 「走过这座桥，你心中所有挂牵之事，便与你再无关联。」

他踏上了奈何桥，风吹起这孩子血污的额发，他听见了他出生

时那场大雨，母亲的哭喊，父亲的叹息，从小长到大的寺庙

里，远处早朝的脚步声，诵经的声音，宫人背对着他窃窃私

语。

 「那个孽种——」

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

 「夏挽，姑姑来找你玩啦！」

他的脚步停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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奈何桥头，忽地生长出了柔软的绿枝，缠绕成了一棵树，树上

开满了摇摇晃晃的桂花，风一吹，便往下掉叶子，树下有一个

小姑娘，她拿着风筝站在树下，笑得比午后的阳光还要温柔澄

净。

他长长久久地看着她，就像他之前做的那样。

这世间这样的无趣，只有注视她的时候，才能觉察出万物的可

爱之处。

 「夏挽——」

在那一瞬间，他突然想起了他忘记的事情，一件很重要，很重

要的事情。

他终于回了头，便看见了他身后站着的女子，她在奈何桥的那

头，她已经不是那个富贵乡里的小公主了，她骨瘦如柴，遍体

鳞伤，惨笑道：「夏挽，你要把姑姑一个人留在这世上吗？」

他摇摇头，随后越摇越快，然后大梦初醒一般的，往回跑去。

他怎么能离开她，怎么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样荒唐的世上！她

那样胆小，她连夜路都会害怕——

 「姑姑——」

夏挽猛地睁开眼，这本该早离开人间的少年，猛然呼入了一口

人间的寒气。

葛老儿松了口气，道：「我还以为你的魂儿走了呢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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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「师父？」

此刻，他在北乾的停尸房内，周围都是覆盖着冰霜的死尸。

葛老儿扔给他一件衣服，道：「师徒一场，我救你一次。」

他捧着那件麻布衣服，怔怔看着老人。

初入北军之时，他被派到葛老儿身边打杂。葛老儿是北乾的巫

师，在军营里专门处理尸骸。旁人觉得他晦气，不肯亲近他，

但夏挽没什么所谓，在他眼里，世上的人只有可利用的，可不

能利用的罢了。

大概因为这个，葛老儿收他为徒。

又在处理他的尸体时，用格鲁术救了他。

 「你走吧。」葛老儿背过身，收拾着东西：「你与大皇子命格

相克，只得存一。想活命的话，日后能离他多远就多远。」

夏挽勉强起身，依照南胥的礼仪，给葛老儿行了大礼，道：

「今生受师父大恩，徒弟虽死难报，日后必将格鲁术世代传

承，以全师父爱护之心。」

葛老儿没说话，只是背对着他挥了挥手。

夏挽艰难的继续说：「只是师父，不知我……我姐姐如今，人

在何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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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老儿道：「她死了，你昏迷已三日，她在你出事那天，就死

了。」

被铁链拴着，扔进了冰河里，浮不上去，沉不了底，只能拼了

命的挣扎着，口鼻都是鲜血，最后在水中僵硬着，变成了一具

狰狞的尸骸，最后被砸碎了骨头，扔进了火中。

夏挽「死后」第三天的暮晚，何素龙终于冒着风雪赶了过来，

为小太子收尸，但上天是如此的眷顾他，冰冷的停尸房里，他

的小太子活生生的端坐在那里，穿着一身麻布，洁白如雪，清

净如莲，额心一点红痣，灿然生辉。

纵使是饱经沙场的武将，也不由自主的跪坐在地上，放声大哭

起来。

何素龙千恩万谢后，带着夏挽连夜逃走了。他太过喜悦，以至

于错过了宽大衣服下，孩子洁白的手臂上有一道狰狞的血口。

这世上没人知道，这孩子曾哭得怎样肝肠寸断，他不能发出声

音，引起眼盲的葛老儿怀疑，只好死死的咬着自己的手臂，以

至于鲜血顺着下巴，蜿蜒而下。他想死，但他不能，他要把羲

河所受的苦，十倍的加于北乾人上，那样柔和秀美的孩子，在

在那一刻，仿若地狱爬上来的修罗。

在夏挽的指点下，何素龙带着他与贺兰知言与郑龙汇合，贺兰

知言跪在他面前，失魂落魄，夏挽只说了一句：「今后大人同

我，共谋大事，前尘万事，当忘则忘。」

贺兰知言长跪不起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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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聪慧，在他的指点下，郑龙建立了林北

据点，刚刚好卡在能够让北乾不以为意，又能招兵买马的程

度。

第二年，他让何素龙带着何氏残部，以及林北第一批兵士来到

了西泮城，那是一伙民间起义军，推着秦柳元建了小朝廷，夏

挽命何素龙假意投诚，离间了那伙人后，几乎兵不血刃的拿下

了西泮城。

第四年，小朝廷和林北成对角之势，都在夏挽掌握之中。

随后，夏挽便一直住在西泮城的桂花寺中，做个普通的小沙

弥，整日读书习武罢了。

读书倒没什么，他有一个满腹经纶的母亲，在她的教导下，他

早早熟背了百家经典，应付先生足矣。习武却是一招一式的积

累，半点都偷不得懒。

何素龙忙着蓄兵，并未有大把时间专门教授他，便命了自己的

心腹武将教他练武，那人叫陈缺，是个刻板冷漠的中年人，并

未因为他是主公而宽厚半分。反而严苛到了变态的地步。

每日寅时，便要起床向名义上的师父何素龙问安，随即要绑着

沙袋练习步法，腿若抖一点，陈缺的竹竿便抽过来，腿上横生

一道血痕。一个简单的招式，每日要练上千百遍，错了或者慢

了一点，便有古怪的刑罚等着。

比如，在两山间悬上铁索，就这样无遮无拦的走过去，比如，

封上口鼻，让蜘蛛蜈蚣等毒虫爬满全身，最过分的一次，陈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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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一枚扳指扔到了粪池之中，让夏挽去捡——只因为他爱洁。

陈缺说，为君者，不可有缺。

贺兰来探望的时候，曾因此和何素龙吵到了翻脸的地步。而夏

挽从不说一个字，无论陈缺的要求有多么古怪和难以捉摸，他

都照做，脸上的表情平静柔和，甚至称得上慈悲。

西泮城山中有雪豹，一个大雪天，因为一个错漏，陈缺让他去

山中猎豹，连何素龙都道，无甚必要，夏挽还是去了，纵然他

身体虚弱，一到冬日，便有咳喘。

打猎最重要的不是武力，而是耐心，大雪漫天，他坐在山中打

坐，如一尊石佛。那些天下诸事、战局变迁，在脑中交汇成金

色的棋局，一步一步，清晰而明了，寒风凛冽，而猎物藏于深

林之中。

他再次闭目，便看见了羲河。

她到院门口来找他，带着各种各样她搜罗来的小玩意儿，说也

奇怪，他印象里宫室里总是阴沉沉的，可她一来，阳光就打在

青苔遍布的门扉上，那样阴暗的角落，都变得明亮起来。

 「夏挽——」

她叫他的名字，有江南女子特有的甜软，她的话总是那样的

多，你母亲怎么样？你最近夜里还发不发热？我最近读了本闲

书，你听我给你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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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看着他的时候，他也看着她；她不看他的时候，他仍然看着

她；心想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人生的好看，笑得这样美？

而这人竟是他的姑姑，而她竟这样的爱他，这让他想到，就觉

得心头发甜。

狂风大作，月隐星稀，他的眉毛已经白了，身上几乎要被雪埋

起来，可他不冷，他的心口装着羲河，她暖得就像是太阳。

树影微动，少年蓦的睁开眼，一只雪豹从林中跳跃而出，奔向

诱饵，少年拇指扣弦，一手开弓，箭如流星——

雪豹腹部中箭，尚未死透，嘶吼一声，朝少年袭来，少年长刀

雪亮，与猛兽肉搏，最后一刀插入雪豹咽喉，血飞溅在这小沙

弥脸上，触目惊心。

「很好。」

陈缺从树后走出，须发皆白，夏挽在这山中呆了多久，他就在

暗处陪了多久，他道：「动心忍性，可堪大任。」

夏挽把刀从兽的咽喉拔出，从容行礼，道：「全赖老师指

教。」

陈缺凝视着他，也跪了下来，低声道：「臣数次以下犯上，主

公长大成人之日，便是臣以死谢罪之时。」。

夏挽摇摇头，风雪中，少年琥珀色的眼睛纯净诚恳，他道：

「老师为我之意，夏挽铭记于心，怎能辜负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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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挽十五岁那年，从桂花寺里走了出来。

那年，林北韬光养晦，郑龙林北匪王的英名已经天下皆知，而

西泮城日渐富庶，何素龙在暗中训兵，一支能与北乾骑兵抗衡

的队伍，正在逐渐形成。

而夏挽，只是个缁衣清隽的小沙弥，仿佛是这场王图霸业的吉

祥物。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曾经做了什么，以后即将做什么。

何素龙慈眉善目道：「挽儿也该成个家了，可有心上人？」

纵然王室早婚，也没有十五岁便成婚的道理，夏挽微微一笑，

道：「我自幼礼佛，清心少欲，怕是会误了姑娘前程。」

「挽儿这是什么话，谁家女子能嫁与你，便是母仪天下，这可

天大的福气！」

夏挽便没有再争，过了不久，何素龙命人呈上了名帖，各个都

是西泮城的名门贵女，夏挽选了一遍，突然抬头道：「听闻陈

缺老师有一女，怎会不在册中？」

何素龙脸色骤变，陈缺素来没什么表情，这一刻却有些克制不

住的激动，叩谢道：「主公留意小女，是臣阖家上下的荣

耀。」

诸臣下拜，恭喜主公觅得良配。

那一夜，院中的桂花开的纷纷洒洒，一弯残月，皎洁生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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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素龙在家中踱步，叹息许久，心腹何年劝道：「主公还这样

年幼，义父何必忧心？」

「我总觉得不对劲，他不像面上那样乖顺，贺兰知言和郑龙那

一边，又是个愚忠耿直的。怕是成大事后，难以掌控。」

「主公对您向来尊重。」

何素龙虎目一凛：「那他就该在我为他择的女子中选妻，而不

是要选什么陈缺的女儿……呵，偏偏是陈缺的女儿！」

陈缺在军中威望极高，若成了主公的姻亲，以后，成了小太子

的外祖，便有了跟何素龙分庭礼抗的实力。

何年不再敢说话，许久，才道：「陈缺对您一向忠心。」

何素龙终于冷静下来，他冷哼一声，道：「纵使忠心，也是个

外姓人。」

他真正的心腹，都赐了何姓。

那是很漫长，很漫长的一夜。

何年从何素龙房中离开，便回了房间，从暗门进入密道，来到

了桂花树下，夏挽在树下抚琴，旁边卧着一只白鹿，恍然如

仙。

何年跪了下去，道：「天尊，何素龙妄以人力，亵渎神明，奴

愿为天尊诛杀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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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真的愤怒，因为太过激动，甚至眼眶通红。

何素龙忽略了，所有人都忽略了，夏挽幼时玩闹一样建立的元

初教。在他出关那一日开始，比瘟疫更快的传遍了天下，北

戎、西泮、林北、军中、乡村、商贾、士人……到处都是狂热

异常信徒。

夏挽信手拨弦，道：「佛陀尊孔雀为母，本座此生既与他有师

徒的情分在，自然该敬重些，只怕他野心太过，害人害己。」

何年叩首：「奴待天尊差遣。」

何年离开后，桂花树下跃下了一个人，是鼠千岁，阴冷的笑

道：「天尊，看来那老儿今晚便要动手了。」

夏挽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去吧。」

鼠千岁的身影隐匿于黑暗中，夏挽的目光看向了自己身旁，那

里有个女子，十六岁，白衣温婉，桂花穿过她发光的身体，轻

而柔的飘落。

「姑姑，你说人心若鬼蜮，可我觉得玩弄起来，却是很有

趣。」

她没有说话，仍是坐在他身边，静静的守着他，一如这十年来

的每一天。

「姑姑，我弹琴给你听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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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弹奏起来，是曾经她最喜欢曲子，闭关这些年，除了武艺，

和重建元初教的核心教义，便是学琴了。

善猎者必善待。他等了十年，终于把天下做成了自己的猎场。

那一天，陈缺失踪了，连同他的女儿及家眷。

何素龙从他的府邸中，搜出了通敌北乾的证据，一时之间，掀

起了轩然大波。

「挽儿对陈缺一向敬重，他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如不

严查，恐怕失了忠臣义士的心！」

「那师父以为如何？」

「派兵擒拿，格杀勿论。」

夏挽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听闻，陈家满门忠烈，都在北侵之战

中罹难，师父让他的先祖牌位进了忠义堂，如今追捕忠臣之

后，怕是会触怒鬼神呢！」

何素龙以为夏挽在找借口保下陈缺，冷笑道：「乱臣贼子怎配

祭祀！挽儿若有顾虑，便直接烧了他家的牌位便是。」

「那就全凭师父做主吧。」

夏挽叹息一声，继续低头抚琴。

何素龙派出无数精兵，可是陈缺便如凭空蒸发了一般，不见踪

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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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，夏挽于密室之中，凝视着陈缺伤痕累累的脸，轻声道：

「老师，今日休息的可好。」

陈缺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，不停地发出没有意义的吼声，夏挽

没有锁他，可是他几次三番的想要逃走，都轻而易举败倒在地

上——他再也敌不过这个曾经的弟子。

「为什么。」他嘶哑着吼：「我全都——全都是——为了你

好！」

他还没说完，便被夏挽打断：「是啊，老师待我之心，日月可

鉴。」

「毒虫爬身、山中饮雪、粪池寻物……你与何素龙定下这些责

罚是为了我好吗？是为了让我从小便畏惧你们、害怕忤逆你们

命令，然后一生被你们掌握在手里。」

 陈缺闭上眼睛，道：「我说了，你成人之后，我便以死谢

罪。」

「你来把我塑造成一个懦弱的王，然后交到何素龙手里。」夏

挽轻轻笑：「大不了一死，折磨我的时候，你便是这么想

吧？」

他琥珀色的眼睛，映出何素龙惊恐的脸，以及一点忽明忽暗的

火光。

「可天下偏偏有比死更恐怖的刑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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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陈缺愣了片刻，便疯狂的哀嚎起来，以头撞击着墙面，就像是

想把脑子里那个怪诞恶心的画面撞出去。

「很痛苦吧，发现你的女儿，我的芷柔姐姐，十六岁开始，就

做了何素龙的女人。」

夏挽的声音那样低柔，就像是温柔的絮语。

 陈缺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拳打向他，被他避开了，陈缺倒在地

上，蜷缩着，抽搐着：「你这个畜生，畜生！」

「我做了什么呢？」

我只不过让鼠千岁，引着你到他们平日幽会地方看了看。只不

过几年前，我与芷柔姐姐闲谈时，扮出懦弱的样子，暗示了何

素龙的无上权柄。

只不过，这么多年乖顺平和，一点一点喂养了何素龙胸中的妄

念与贪婪，让他一日比一日所求更多。

陈缺匍匐在地上，往外爬去，这次夏挽没有阻拦。他侧过身，

看着陈缺踉跄离开的背影，轻笑道：「人心可怖，比鬼当

诛。」

陈缺踉跄着跑到了外面，他要质问他的恩师，他要为女儿复

仇，他要揭露这个伪君子……

他看到了一场火，陈家一门忠烈之氏的牌位，被扔在地上，燃

烧在熊熊烈火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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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半生，走马灯一样从眼前掠过，从家破人亡，到被何素龙从

战场救下来，生当衔环，死当结草，到撞见女儿和自己尊敬的

将军抱在一起，然后死不瞑目的倒在地上，最后凝结成眼前的

虚影，何素龙，战神何素龙。

「乱臣贼子，格杀勿论！」

陈缺红着眼睛嘶吼着朝何素龙砍下去，却觉得胸口一凉，他回

过头，看到了他的战友，他的生死同袍的兄弟，憎恨的看着

他，长枪贯穿了他的胸口。

陈缺倒在地上，血污被积水化开，那样污秽。

「呸！北乾狗！」

每个人都朝他的尸体上吐着吐沫，在他的魂魄即将散去的一

刻，他看到了桂花树下立着的那个少年。

馥郁的花朵飞舞着，他穿着一身琉璃白的僧袍，撑着伞，清净

洁白若佛子，额心一点红痣，莹然生辉。

「怪物——。」

 陈缺终于意识到，夏挽并不是在复仇——

他只是觉得有趣。

让他痛苦，让这个未来的天子，黎民百姓的希望，觉得有趣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2021/10/7 上午9:09 知乎盐选 | 满陇桂雨·夏挽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98357586215788544/section/1416789415138652160 16/34

「下一个是谁呢？」夏挽撑伞走过街头，在心中淡淡的想：

「让贺兰和郑龙相互残杀，还是让何素龙看到重建的何军他眼

前毁掉……哪一个更有趣呢？」

罢了，还是先取了那北乾王的人头再说吧，还有宸冬，他已经

迫不及待的想看他死前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——

他是真正的怪物。

不是因为冷血，而是因为他毫无敬畏之心。他不怕生老病死，

因为他厌倦了活着。他更不怕命运，所谓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

不得，他无在意之人，无所求之事，所谓宿命，又有什么可怕

的呢？

甚至，他在桂花寺中，谋划残虐之事时，都在与佛对坐，

他轻蔑宿命与报应，他不知道命运的吊诡。

北侵十年，百姓对旧日的神明已经绝望，夏挽用三年时间，重

建了元初教的教义，亲自建立了元初教的七十二门，不同的种

族、身份、学识，都有不同的传教方式，元初教以惊人的速度

摧毁了旧日的神庙，成为了南北百姓心中唯一的信仰。

只除了枬城。

枬城附近，是最核心、也最顽固的北国贵族，他们笃信格鲁，

对任何南人色彩的信仰都不屑一顾，夏挽准备亲自去传教的时

候，贺兰知言的书信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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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，他与旧日家婢通上了信，这名家婢说，北乾宫中的羲皇

后，便是羲河公主。

夏挽在沙漠之中，借着篝火看着这封信，这已经是他看的第一

百七十四次了，他当然不相信，这样荒谬的事情谁会信。但是

他还是抱紧了怀中的盒子，那是姑姑最喜欢的瓷器，那上面印

着两只小兔子，姑姑最喜欢小兔子了，若是能再见到她，他想

自己做许多小兔子给她，他还想陪她放风筝……

他长大了，能保护她，可以为她做许多事让她高兴，可是他永

远，永远都不可能见到她了。

现下去那宫中，伺机杀掉那个冒牌货，让她知道羲河公主的名

号何其尊贵。然后将元初教传入枬城，然后静待时机，为她复

仇——这就是他穷极一生，唯一能为她做的。

就在他即将入宫的时候出了岔子，一向幽居于宫外的葛老儿进

了宫，葛老儿是他的师父，更是北乾的格鲁，他的身份一旦被

揭穿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，贺兰坚决反对他身入险境，而夏挽

第一次显露出了倔强，他一定要入宫。

他要杀掉此刻心中丛生的妄念。

夏挽化名奈何，以西泮城使臣的名义进了宫，在宫外整整跪了

三天，也没能亲眼见见皇后。

第三天是个寻常的午后，澄澈的日光透过树叶，照在了他的僧

衣上，一只小猫儿沿着墙根走过来，仰起头，轻声叫起来：

「喵呜——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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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挽抬起头，就见到了她。

他第一刻没有去判断，她到底是不是羲河，而是被那种扑面而

来的美丽所震慑，北国的羲皇后，华冠长裙，若初升之日一样

热烈的美艳，肌肤洁净白皙，仿若南国水乡盛开的莲花。

她真的美，那种美把北国拙劣寒酸的宫室，映照着金碧辉煌。

「你是谁？」她问，带了上位者特有的不耐烦。

那个声音，那个他在襁褓里就熟悉了的声音

「夏挽，看着姑姑，笑一个，来！」

「夏挽我来找你啦！你乖不乖？」

「夏挽，别扔下姑姑一个人——」

夏挽只觉得脑中一片混沌，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只听见旁

边的侍卫道：「他是这次的西泮城的使臣，求见皇后娘娘，跪

在这里不肯走，我们瞧他是出家人，也不敢用强。」

羲皇后长久的打量着他，夏挽攥紧了衣角，他从出生到现在，

最紧张的便是此刻。

他希望她认出他，叫出他的名字。

又希望她不认得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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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怎么没人跟我说，西泮城使臣是个和尚？」她移开目光，随

意的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长成这个样子，不是佛陀，便是妖

孽。」

随后，她抱起小猫，便准备离开了，道：「这位小师父不是想

见我吗，见也见到了，就回去吧。」

在最后一刻，夏挽呈上了怀中的礼物，他的手在抖，声音却平

稳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：「家师嘱咐，这次贺礼极为贵

重，务必请皇后娘娘当面拆开」

她仍是很随意打开了。

那一刻，日光很薄的打在她脸上，那些胭脂水粉在一瞬间失去

了颜色，她的五官褪去了艳色，那样清晰。

 「你师父是谁！叫什么名字！」她厉声喝道。

什么都不必说了。

那是羲河，喜欢小兔子，笑起来像日光一样明媚的羲河。

夏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宫殿。

羲河还活着。

她在这样的地方，活了十年。

没有重逢的喜悦，只有痛，心脏几乎要碎裂的痛，他倒在地

上，身体蜷缩在一起，痛不可言的捂住胸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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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桂花树下，抚琴、烹茶、读书的时候，她从冰河中爬出

来，她在这炼狱中苟且偷生，她以为他死了，所以她一个人孤

零零的活在这世上。

她那么怕黑，那么怕痛，连养的小动物死了，都要哭上几天的

女孩。

你是怎么活下去的，羲河，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活下去的？

一切都要从长计议，他要先同她相认，然后妥善把她带出宫

去。

可是他不知道命运是那样奇异的东西，当他心无挂碍，它们便

臣服与他，当他突然有了牵挂，那么好了，它们便开始捉弄

他。

宫廷夜宴那天，夏挽本约了葛老儿会面，可是要离开的时候，

他看见了羲河离席，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，他便匆匆跟上了

她。

露台上，她背对着他，腰肢纤细，脊背挺直，听见脚步声，便

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「你瞧见了大皇子妃吗？天青秀锦做

的衣裳可真好看，可是我不能那么穿。」

他走过去，轻声说：「皇后娘娘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」

微微暗下来的天色中，她回眸看他，她是个美人，醒时端严秀

美，醉了，便妩媚妖娆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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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看着他，轻轻地，温柔的说：「你夜里还会不会头痛

啊？」。

「嗯？」

「你知道吗，我恨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但我好想穿一件好看

的裙子给你看啊。」

夏挽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他不知道她把自己认成了谁，她便笑

了，侧身如玉山倾倒，吻住了他的嘴唇。

心跳的很快，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他浑身发麻，她攀附着他，唇

间有南国的水汽，发上有温柔而馥郁的花香。

夏挽呆呆的被她推倒在地上，灵魂仿佛出窍，在半空中诘问自

己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？

最后一刻，夏挽猛地推开了她。

她醉了，茫然的看了他片刻，便合上眼睛，衣裳凌乱，如雨后

的花朵。

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」

他几乎是冲着离开露台的，他剃度只为了掩人耳目，他读佛经

却不信神佛，可是那一刻他真的希望这世上有神，能赦免他的

罪恶。

那是羲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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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姑姑，他没有血缘的，骨中肉，心头血。

贺兰知言不知道他的计划，更不知道这一切，怕他暴露，命又

春杀了格鲁。引起了北国后宫的轩然大波。

大皇子咄咄逼人，他来不及把心中事情想通，便踏入了纷争

中。

他终于得以知晓，她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。

在虎狼环伺的北廷，每个人都想要她的命，一口水、一餐饭，

她都要再三检验，才能入口，就这样的环境下，她竟在朝堂中

保下了一批南臣，通过了一个又一个优抚南人的政策。

她是南人穹苍俯视万物的太阳。

而她本人，被北乾王折辱，瘦可见骨，身中诅咒，夜夜噩梦。

如果是他，或者换天下任何人，怕早就垮了，再不就彻头彻尾

变成被仇恨吞噬的怪物。

可她仍保持着做公主时的良善和温柔，怜悯弱者，坚守着君子

之道，甚至，北乾这样粗陋的环境，她仍保持着品香和分茶的

习惯，每日在案头放上新摘的花。

他瞧着她，开始是心痛，后来是心乱，待他还未想清楚的时

候，为了替她解开诅咒，他将那恶咒渡到了自己的身上，他一

生算无遗策，最狼狈的便是这次，被宸冬严刑拷打，最后，成

了丹蚩威胁他的条件。



2021/10/7 上午9:09 知乎盐选 | 满陇桂雨·夏挽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98357586215788544/section/1416789415138652160 23/34

 「这三个哪一个是真相，皇后说了算，奈何，禹青，还是又

春？」丹蚩让她选凶手，他笑得那样癫狂，那样得意，而她站

在那里，面沉如水。

夏挽抬起头，看着她，她赤着脚，披着雍容的白狐裘，青丝在

风中飞舞，美的惊心动魄，他要看着她，把这一刻变成永恒。

她会选他的，只有选他，她才有可能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才有希

望。

他当然不会怨恨她，他很庆幸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心思未能与

她相认，她不用失去他两次……

她朝丹蚩走过去，那样亲昵，那样温柔，直到鲜血飞溅在她脸

上，所有人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

丹蚩倒在地上，心口插着一支长钗，尾部尖锐的见血封喉，也

显然淬过毒，才能这样一击毙命。

她在能将她撕碎的北国诸将眼前，杀了他们的王。

夏挽怔怔看着她，她整个人苍白如雪，唯有脸颊处有几滴血，

那样美艳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她朝宸冬走过去，抚摸了一下他的

脸，鲜血顺着她洁白的手腕蜿蜒而下，除了宸冬没人听到她说

了什么，只能看见她笑了，那个笑容如同三春花朵在冬日骤然

绽放，一种艳到极致，即将衰败的美，

宸冬横道劈断了一块横梁，然后愤怒的咆哮着让人将她带下

去，却，放了她的人，包括夏挽和又春。



2021/10/7 上午9:09 知乎盐选 | 满陇桂雨·夏挽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98357586215788544/section/1416789415138652160 24/34

她用了最后的筹码，和他做了交换，换他们的命。

离开之前，夏挽踉跄走过去，撕下自己的衣服，为她包裹着赤

脚，弯腰的那一刻，只有自己知道，这意味着臣服。

他没有办法不爱这样残忍、疯狂、又美丽的女人，他臣服于

她，也臣服了自己的心魔。

那天，他捧着琴从她的寝宫回来，将她身上的诅咒，引渡到自

己的身上。然后闭目打坐，如同在桂花寺中与佛对坐那些岁

月。

他会格鲁术，便努力调息，想让自己抵御那浩浩荡荡而来的噩

梦，可是没有噩梦，只有羲河，她在露台上与他接吻，她坐在

他怀里，听他弹琴，她微微一笑，半解衣裳，那些旖旎的、温

存的、美丽妖异的画面，让他仿佛在海中沉浮，他不能失去意

识，他还要保护她，陪她走长长久久的日子……

暮色沉沉，几只寒鸦哀鸣着向远方飞去，他终于睁开眼睛，却

听见细微「啪嗒」一声。

陪了他的多年的念珠，就这样断了，那些菩提子散落了一地，

他怔了一下，弯腰去捡，可是突然间，便落了泪。

其实只不过是少年沙弥遇到美人，一场情窦初开。挣扎不过，

便一脚踏入了红尘。

他合该下地狱。

可是羲河，何其无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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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要面对的是乱伦背德的罪孽，她最爱的那个夏挽，将永永远

远的消失掉，她这辈子，没过几天安稳平顺的日子，日后也不

会有。

我的羲河，我的羲河……他被拖下去的时候，在心中念诵，他

那样爱她，可是他终究输给了心魔，他要得到她，像一个男人

得到一个女人那样得到她。

心中的佛像终究旋转过去，变成嘶吼的狼首。

后来，他出去之后，提前了所有的计划，在时机不成熟的时

候，向枬城发动了攻击，终于将她救回来。

他利用了所有他能利用的，娶了她回来，答应给她一个天下。

十年了，他终于又觉察出日子的有趣之处来。

阳光本是寻常的东西，可打在她脸上那样好看，他从此喜欢晴

天。食物本来就是用来果腹的，可是想到要为她做些补身的东

西，蔬果肉食也有可憎和可爱的区别。他喜欢弹琴，喜欢烹

茶，喜欢所有能讨她喜欢的东西，她笑一笑，仿佛阳光打在墨

色的琉璃瓦上，整个世界五光十色起来。

他从这时候开始有了惧怕，他害怕死，死了就看不到她，陪不

了她了，他害怕失去她，害怕这样好的世界，又重归黑暗，因

此他十倍缜密的布局，他妄图以人智与宿命相抵，可是他不

知，人一惧怕，神明便知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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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世争雄，毫厘之差便是死无葬身之地，而军中之人各怀鬼胎

——这本是他精心安排的有趣游戏，他曾很想瞧他们自相残

杀，可是现在不行，他必须日以继夜的殚精竭虑，才能让自己

不犯一个错。

那些日子，内心焦灼，回去见羲河的时候，他都会在冷风中站

一会，将自己身上的血腥气吹散，也把所有的烦躁和困顿吹

散，他要干干净净、体体面面的见她，他害怕她不喜欢。

骑兵在关键时刻到了，一切都像是他十三岁在桂花寺棋局，他

马上就要亲自带兵打到枬城，北戎政权一旦瓦解，便再无凶险

的战局，羲河与他便可以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。

他太想赢了，生平第一次生出那样强烈的渴望，以至于，他犯

了一个致命的错。

他领兵即将到达枬城的时候，有哨兵来报，说后方军队被北人

偷袭，他记得那片可以藏人的密林，以他军中守卫，就算北乾

偷袭，也决计讨不到便宜，他问：「夫人可安好？」

 「夫人无恙。」

他颔首，催马向前，他想如果此战后若为太平盛世也不错，他

会同羲河有个孩子，最好是个女孩，他会教她骑马、弹琴、烹

茶……让她好好地长大，不沾染半分他与羲河所受的苦难。

暮野四合，他即将步入都城，可是，在最后一刻，他停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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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突然很慌，就像是远方有战鼓响起。能让他觉得慌乱的，就

是血咒相连的羲河。

 「主公！战场瞬息万变，耽搁不得啊！」

 「主公！夫人的确无恙！您可入城之后亲自确认！」

他们说得都有道理，他也合该以大局为重。他点点头，催马向

前，可是最后一刻，他站住了。

他想他们告诉他，羲河曾经被扔进了冰窟里，一个人在冻僵的

尸骸之中，挣扎着，哭泣着。

这一生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能再让她被抛弃一次。

少年纵马向回跑去，他身后是热烈燃烧的火烧云，就如同波诡

云谲的命运。

深林中，羲河倒在水边，浑身是血，旁边是一具早已冷透了的

尸骸，他一步一步，惶然如踏在悬崖边，旁边有人说：「啊！

夫人这是中了蓂荚蛇毒！这毒……是无解的。」

他面无表情一剑横过去，那人连哀嚎都不敢，就仓皇退了下

去。

所有的药材都为她用了，可是她终究在他怀里，声息渐无，他

手上的血咒慢慢褪色——她死了，这咒就解了。

他放下了她，转身向外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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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，最终，他跪在了旷野之中，穹顶之上，

漫天星辰，他闭上眼睛，便看到了桂花寺的佛陀，它不过是木

雕石塑，却承载了太多痴念。

 「我佛垂怜，弟子愿用所有，换羲河一命」

他重重的叩首，他终于懂了那些被他玩弄的人心，那些愚蠢

的、渴望的、惧怕的眼神，在永失所爱面前，没有人能体面。

他曾是在红尘之上嗤笑凡人的神明，他无悲无喜，无惧无痛。

夏挽再次叩首，向虚无、冥冥之中的所在哀求，他没有办法，

除了哀求，除了这样五体投地，他没有办法了。

夜幕低垂，星光如无数只眼睛，冷眼看着这多智近妖的少年，

这命中注定的人间帝王。

 「若羲河能活下来，我余生不起兵戈，攒十方功德，以济苍

生。」

风从远处吹来，带来战场的血腥的味道，秋天的树叶打着旋飘

落，他终于泣不成声。

 「求求你，求求你……用我的命换她的命，我所有的东西都给

你，让她活着，让她活着……」

少年起身，他看上去就像从未哭过一样，还有一堂豺狼虎豹，

等着他去主持大局，北乾狗还没有死，他还有许多的事情要

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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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只是冷冷的想，若羲河死了，便死了吧，他随后便追随她去

便好了。

但那之前，他要让这天下所有人为她陪葬。

让忠勇变得卑劣，让坚贞变得放荡，摧毁所有闪烁的坚持，和

不肯弯折的傲骨，他要这样做，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。

羲河一直昏迷，可是那口气始终不肯散去，见过诸多生死的郑

龙都说，铮铮汉子也不会有那样强的求生欲，她想活着，她拼

了命的想要看到海晏河清，她不肯死。

昏迷的第三天，她醒了过来。

毒仍然在她体内，让她浑身没有气力，脸色苍白，嘴唇泛着

紫，却美丽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她平日也是美的，可是那种

美或多或少的带些矜贵和端庄，可自从醒了过来之后，好像那

些困住她的枷锁也同时碎了，她美的艳治妖异，像极了传说中

那些祸乱天下的美人。

在他出征前一夜，她成了他真正的妻子，她那样羸弱，全程眼

神都是涣散的，他一直抗拒，他不想在此时碰她，可是他懂什

么呢？他这样一个小沙弥，在她面前根本难以自制，她是真正

的妖孽，只要她想，管你是佛子还是修罗，都要拜服在她裙

下。

 「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。」她在他耳边轻声说：「得到了，便

不必执着了，我死了之后——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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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迅速吻住她的唇，不让她将那些话说出来。

后来，他终于攻下都城，生擒了北王。

北王宸冬身中重伤，仍有威严，一张口问他的话却是：「羲河

那个贱人是不是在你们手里？」

他皱了一下眉，道：「请您对我的夫人，尊重一些。」

宸冬先是怔愣，随后放声大笑：「你拿她来羞辱朕，就太可笑

了，她算什么东西，一个人尽可夫的贱货。」

夏挽冷冷的看着他，他想亲手碾碎此人的骨头，可是这时候他

听见了身后有人走上来，他回头便看见了羲河，他的妻子，她

手臂流血，已经虚弱的不成样子，却仍然固执的要过去，看宸

冬最后一眼。

他当然不会让她看到那血腥的画面——那会化作她经年累月的

噩梦。

可她在他怀里挣扎，声嘶力竭的哭喊，以至于最后昏倒在他怀

里。

他看着她，许多刻意忽略的画面变得清晰起来，比如十年前，

在北乾军营，她看着那个年轻英武的将军，眼神像所有热恋的

少女一样明亮。

她没有用那样的眼神看过他，温泉一夜那样温柔缱绻，她眼神

却是悲伤的，像是透过他，看向很遥远的地方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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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想起了当初在北国宫廷，她用鲜血淋漓的手，抚摸宸冬的面

颊，以及那时候有人说，他和宸冬长得很像。

最终，他想起在旷野上，他对神明许下的承诺，他愿意用一

切，交换她活下来。

现在宿命在鬼祟般的在他耳边低语：「她永远不会爱上你。」

他那时候还不信命，他想，他们会有长长久久的以后，他会千

百倍对她好，他也的确做到了。

他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不杀北乾人，用所有的智慧斡旋，建立她

想要的南北统一，他让战争的损耗降到最低，善待每一个她的

故人，最后，他为了她修建了宫室，还原了长明宫的一草一

木，她想要的，他都为她做到。

直到最后，她将宸冬的孩子留了下来，成了贺兰家的骨血。

战败的王族后裔，留下来会有多大的隐患，没有人比他与羲河

更清楚，更何况贺兰家是他的母族，却要有了情敌的血脉，这

对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侮辱。

羲河当然不是故意要侮辱他的，她只是想要自己死之前，把能

安排好的事情，都安排妥当——她不知道，她身上蛇毒，早在

她割肉放血那天，就已经解了，她的嗜睡、呕吐、倦怠，都是

因为她有孕的缘故。

他凝视着宸冬的儿子，那样乖顺的模样，却有一双狼一样的眼

睛，他在想，他的孩子会比他更加聪颖，更加强大吗？如果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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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待他老去，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。

这样想着，他朝那个孩子伸出手。

他没想到的是，羲河迅速冲了出来，挡在了那个孩子身前。

一瞬间时空倒转，仿若那个晚上，她被他挡着，一定要去看一

眼宸冬。三人的站位，不因一个人死去，而有所改变。

他拿掉了孩子头上的落叶。

他一直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人，风光霁月，君子磊落。可是他

永远都不可能是，他已经极力的去扮演一个讨她喜欢、让她不

会害怕的样子。可是，她终究还是发现了。

他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争吵，所有血淋淋的真相，都

那样清晰的摆在眼前。

他穷极一生，就是为了给她命运所亏欠她的一切，可是，他宁

可死，也无法接受她离开他。可是只要在他身边，她就永远要

背负着乱伦背德罪名，她永远不会快乐。

争吵也好，粉饰太平也罢，他们兜兜转转，已成了死结。

那天晚上，他们仍睡在一起，她因为怀孕而睡得不好，他便支

起头，为她打扇。

她醒时，常在忧患之中，可睡着了，仍像当年的那个小公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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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幼时多病，她就一整夜一整夜守在他床头，就那么目不转睛

的看着他，生怕他烧坏了。后来，她因为要替母亲处理后宫的

诸事，便来的少了，他太想她了，便装病，她听说了，急得直

哭。

她一哭，他就觉得后悔了，他一生最怕的事，就是见她哭。

可是现在，带给她这些痛苦与悲痛的，都是他，都是他的执

念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便下了决定。

后来的后来，他的女儿说，他为她放弃皇位，是何等壮烈的

爱。

但其实皇位对他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，那一日，他离开了宫

殿，是真的准备从此不再见她，他看着天上的流云飘忽而过，

他用他的方式，向满天诸神证明，他是真的爱她。

他这一生，所有的快乐与牵挂，都与她有关，离开她就像是关

上了世界所有的灯盏，一无所有。

他只是舍不得让她不快乐。

后来，他做了一个小吏，收敛了所有野心与暴虐，一点一点积

攒功德，向命运为她祈福，乞求她长命百岁，年年日日，平安

喜乐。

可是，她却仍然不快乐，一日比一日不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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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死地而后生的赌局，终究是赢了，她在他离开后，生下了他

们的孩子，然后所有妻子那样，思念着自己的丈夫。

重逢时，正有一轮明月，她看着他，仿若认输一样叹息：「我

爱你」

这爱是真是假，有多少无可奈何，有多少习惯使然，都不重要

了，重要的是他终究用人智换得天命，此后他再无法恣意妄

为，也终生无法在政堂有所建树，他的暴虐、残酷将永远被封

存。

这是他得到羲河代价，他永远不会后悔。

满陇桂花盛放，月光透过枝头，照在了一对夫妻身上，他们从

幼时起，便深陷于命运的捉弄中，一路跌跌撞撞的走过来，如

今，那些旧日的苦痛与悲凉已被封存。

他们只是一对寻常夫妻，抱着懵懂的稚儿，指着花灯让她瞧是

否可爱，偶尔做娘子的抬眼，与做相公的相视一笑。

在这太平盛世，他们将白老偕老，一如婚礼上的誓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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